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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盛泽的经济发展成为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之一。众多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以“华夏第一镇”来指称盛泽。
关于“华夏第一镇”一词的由来，曾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全国共有50000多个乡镇，究竟哪一个乡镇可以称第一，其实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进行衡量。“华夏第一镇”这一称谓的出现，有着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对此说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当年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结束后的大发展初期，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也急于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农民致富的一条首选的捷径。当时，国家为了激励各地区之间“比学赶帮超”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在全国乡镇企业系统开展“十大百强”的评比。由于当时尚无相对完善的评比指标体系，因此暂时以乡镇企业总产值为依据，评出每一年总产值最高的前十位、前一百位的县、乡镇、村、企业，分别予以宣传和表彰。这就是当年所说的乡镇企业“十大百强”。
盛泽镇的乡镇企业由于起步较早，经济规模开始快速增长，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向乡镇企业转移，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得到很大改善。1990年，盛泽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10亿元，在中国乡镇企业“十大百强”评比中，名列全国50000多个乡镇的首位。1991年，盛泽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又增长了50%，继续名列全国乡镇之冠。
连续两年在“十大百强”评比中夺冠，使盛泽成为全国乡镇企业学习的一个榜样，同时也成为各大媒体跟踪报道的对象。许多媒体在报道中，以“十大百强”评比为依据，赞誉盛泽为“全国第一镇”、“华夏第一镇”，于是“华夏第一镇”的称谓很快在全国传开，为人们所熟知。
1990年，苏州市委提出“南学盛泽，北学杨舍”的口号，盛泽成为全市发展乡镇企业的典型。1992年4月初，《苏州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连续刊载了四篇《盛泽镇加快发展乡镇工业巡礼》系列报道，分别题为《六年翻三番，跃为华夏第一镇》、《大胆改革涌春潮》、《无情竞争，有情服务》、《真抓实干的带头人》，并配发了四篇评论员文章——四谈《学习盛泽镇发展经济的经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在1992年2月27日以《盛泽——全国第一镇》为题报道了盛泽的乡镇经济发展经验。
1992年4月11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农民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科技日报、中国税务报等九家国字号新闻单位的十多位领导和记者组成联合采访组，由新华通讯社国内部主编马成广带队来到盛泽。在绸都宾馆的会议室内，盛泽镇党委书记吴海标与采访组的记者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我作为助手参与了接待工作的全过程。各家媒体的资深记者们轮流发问，针对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关心的有关乡镇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以及盛泽镇在实践中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询问和探讨。他们对盛泽乡镇企业在快速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尤感兴趣，问得十分仔细，并深挖乡镇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内在因素。海标书记充分发挥他朴实而不乏诙谐的语言风格，一一作答，我则在一旁适时地作些补充，整个过程就像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场面热烈，充满激情。
联合采访组在盛泽前后呆了三天，期间既进行了措辞犀利的对话交流，针对不同的问题向相应的部门、企业人员仔细地盘根问底，还走访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或部门，进行实地考察。这些国家级媒体的资深记者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所提的问题都极具挑战性，如新华社的马成广、《人民日报》的夏珺、《经济日报》的李东东、《中国乡镇企业报》的孟广淼等著名记者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此规模、如此认真细致的采访活动，我们还是首次经历，故而所有参与接待采访的人员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尽可能地做好汇报和解答。
采访活动结束后，我们怀着一种莫名的兴奋，焦急地期盼着各大媒体报道的出现。4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先播放了记者姜保宏采写的报道《务实的绸都》；几天后，《经济参考报》于4月23日刊登了何洪锡的报道《令人感慨的“华夏第一镇”》；紧接着，《中国乡镇企业报》在5月1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孟广淼、顾宪的《盛泽之路，希望之光——“华夏第一镇”盛泽乡镇企业发展纪实》，5月5日的《科技日报》刊登了周敢普的《全国第一镇》，5月13日的《农民日报》刊登了常怀深的《盛泽三言》，5月13日的《经济日报》刊登了李东东的《今日“华夏第一镇”》，之后《人民日报》、《中国税务报》的报道也先后出台。一时间，中国的媒体上卷起了一股“华夏第一镇”的旋风。
由于带队的马老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因此各家媒体都选定了各自的报道重点，有的总体论述，有的专写人物，有的突出某一领域，既各具特色又颇具深度。这样的系列报道陆续刊发后，在社会舆论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经济日报》记者李东东的文章《今日“华夏第一镇”》，此文的副题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在文章的结尾，她发问：“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前期无锡前洲乡曾是中国第一乡镇；据新闻界同行的信息，其后又有广东顺德的两个镇相继获此殊荣。那么，已戴两年桂冠的盛泽镇，在百舸千帆的竞争大潮中，将再领风骚多少年呢？”此语可谓发人深省。
一个月内，这么多的主流媒体集中刊发了有关盛泽乡镇企业的报道，这在盛泽还是首次，在中国乡镇企业领域或许也十分罕见。一时间，它成了关心时事的盛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也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关注。无论是本省的《新华日报》和各兄弟市县的党报，还是业内的《中国纺织报》、业外的《参考消息》、《法制日报》，甚至香港《大公报》、台湾《联合报》以及《欧洲时报》、《星岛日报》等海外媒体也都纷纷派出记者，来盛泽采访报道。众多媒体无一例外地在报道中赞誉盛泽为“华夏第一镇”，使盛泽的知名度与日俱增。

  难忘的一段往事

对于我来说，2006年11月2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同志来盛泽视察，并参观了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作为一名接待人员，我有幸向尉老介绍盛泽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现状，有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与尉老零距离接触的机缘。
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丝绸纺织品专业市场，也是绸都盛泽纺织产业的龙头，它为盛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为吴江纺织产业的崛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006年10月11日是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个在吴江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吴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盛泽举行“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暨2006中国吴江投资贸易洽谈会”。由于庆典的规格较高，内容又多，同时还将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纺织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一系列大型活动，因此市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庆典系列活动办公室，我被借调去参与筹备工作，并具体负责庆典办公室的工作。
庆典办公室的工作中有一项任务，就是策划和布置一个展示东方丝绸市场二十周年成就的图片展。图片展的文字资料，主要由我负责撰写。庆典活动结束后，图片展又成了对外展示盛泽镇和东方丝绸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个窗口，尉健行同志也将通过参观图片展来了解绸都盛泽。市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在视察的前两天，市委主要领导专程来盛泽检查准备工作情况。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拟写一份材料，忽然接到电话，让我马上到图片展室，有重要任务。当我急匆匆赶到展室时，看到市委书记朱民、市长徐明和镇党委、市场管委会的领导同志都聚集在那里。
领导们让我按照图片展的脉络，依次介绍盛泽的丝绸历史与文化、市场的发展史、市场与产业基地的关系、市场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市场的远景规划等展示内容，又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有关历史资料的来龙去脉，要求所展示的内容必须绝对真实可靠，经得起考问。面对领导的追问，我十分坦然，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有切实的依据，绝无牵强附会之处；加以这些年来潜心研究盛泽丝绸经济与历史文化，对于展示的内容我早已烂熟于心，因此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汇报结束后，我回到了办公室，过了才几分钟就接到通知，由我向中央首长介绍盛泽以及东方丝绸市场的情况，并要求将汇报的时间压缩为17分钟。
自1990年盛泽荣获全国乡镇企业“十大百强”评比乡镇级第一名，并被媒体誉为“华夏第一镇”以来，绸都盛泽名声大振，各地的参观、考察团纷至沓来。十多年来，我接待过的各级领导、学者、记者、企业家不知其数，也曾多次赴外地作报告、讲课，介绍盛泽的经济发展经验。对我来说，介绍盛泽的情况早已是轻车熟路；但是此次接待工作不比往常，不但规格高，容不得半点瑕疵，而且要把众多的内容压缩在17分钟内介绍完，必须是既短且精，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中内容的取舍也很有讲究。为此，我经过反复思考与推敲，重新依据内容的主次来确定介绍的纲目，然后一个人关在展室内反反复复地试讲，前后演练了六遍，直到滚瓜烂熟方才罢休。
11月29日下午，我早早地守候在展室内。三点半，尉健行同志在省、市、镇和市场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健步踏进了展室。因为经常在电视中见到尉老的身影，因此我没有丝毫陌生的感觉。尉老身材不高，却显得十分魁梧，虽然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但脸上的皱纹极少，再加上健康的肤色、挺直的身板，因此显得精神矍铄，一点也不见老。我赶紧走上前去与尉老握手。尉老的双手温暖而有力，可见他的身体非常健康。简短的问候之后，我随即沿着展室的参观线路，按事前设计好的思路开始向尉老汇报。从盛泽悠久的丝绸发展史、丝绸文化遗迹、丝绸工业的现状、东方丝绸市场20年来的发展业绩到市场前景的展望，我尽可能地把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都讲得简明扼要，以便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更好地展示盛泽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我还尽可能地注意语言修辞，让我的介绍更加准确、精炼，更具有感染力。
尉老和颜悦色地听着我的介绍，脸上不时漾起淡淡的笑容。听到入神处，他还不断地插话提问：这些丝绸文化遗迹保存还完好吗？丝绸的主要生产设备有哪些？东方丝绸市场的公共服务平台有何服务功能？他还盯着我问：“你是学纺织的吗？”虽然我并非科班出身，但数十年来与丝绸纺织打交道，即使是外行也早就被捂熟了，因此我对盛泽丝绸业发展的来龙去脉，多少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竭尽所能，努力结合自己的介绍来解答尉老提出的问题。就这样走走停停，边看边说，一问一答，终于因为尉老的兴致渐浓而拉长了原先设定的时间。
不知不觉，40多分钟过去了。尉老和随同前来的各级领导听完了我的介绍后，尉老又应我们的要求在题字册上留下了他的签名。此时，尉老的夫人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你讲得真清楚啊！”
在展室门口，我与尉老握手话别，目送他下楼而去。此时，我的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作为一位高层的领导，他如此的平易近人，真让人感动。站在门前，我又把刚才的汇报过程重新梳理了一遍，久久地沉浸在激动之中。此时，楼下传来了徐明市长的声音：“老沈快下来，首长要与你告别呢！”我赶紧下楼，快步走到尉老面前，再一次与他紧紧地握手，然后送他上车，目送车队徐徐远去。


